Frankfurt School 法蘭克福學派 法蘭克福大學創立於1923年的「社會研究所」（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），匯聚一班具影響力的學者而成，後成為批評社會的一個學派。此學派於何黑麥（Max Horkheimer）在1930年作領袖時便發揮它的影響力。到了納粹德國時代，成員都逃離德國，棲身紐約；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他們又重返德國，成了威瑪爾共和國（Weimar Republic）惟一存在的機構。
　　早期出色的學者包括何黑麥（1895～1973）、阿多諾（Theodor Adorno, 1903～69），和馬可斯（Herbert Marcuse, 1898～1979）；年輕一輩的領袖是哈伯馬斯（Jurgen Habermas，1929年生）。
　　此學派有一股頗強的末日思想，反映出他們受黑格爾（Hegel{\LinkToBook:TopicID=543,Name=Hegel,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黑格爾}）和馬克斯（Marx{\LinkToBook:TopicID=771,Name=Marxism and Christianity 馬克斯主義與基督教}）的影響，但此學派成員的猶太背景亦不可忽視。他們最重要的研究課題，就是啟蒙運動（Enlighten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404,Name=Enlightenment, the}） 哲學，和它對「大眾文化」的影響力；與此有密切關係的是他們對納粹主義的分析。
　　我們知道實證主義（Positiv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43,Name=Positivism}）的思想，與啟蒙運動很有關係，特別是後者的知識論，以及看自然界必須服在人的控制下，滿足人的需要等概念；他們認為人與自然界就如主人與奴隸的關係，這是一切知識的主要目標，「一切不能數算和使用的，都值得懷疑」（Adorno and Horkheimer,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, 1944, rep. London, 1979, p. 6）；法蘭克福學派對此大表不滿。一個被科技控制的世界，正是啟蒙運動體現它以物欲為目標的世界。
　　實證主義與科技又是怎樣相連起來的呢？原來一般人都以為，自然科學的知識才是真知識，它能帶來豐裕的物質生活；就這樣，實證主義與科技便互相使對方顯得合理。其結果會是怎樣呢？「一個完全啟蒙的世界只會充滿悲劇」（同上，p. 3）；對人來說，「已存的社會風俗構成了人的每一部分，這是非人的生活；而非人生活又影響社會的每一層面」（Horkheimer, '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', 1937, in P.Connerton, ed., Critical Sociology, Harmondsworth, 1976, p. 220）。
　　這樣看來，法蘭克福學派的人類學具有辯證法色彩，在這非人的世界內，「批判思想（法蘭克福學派又稱批判理論，critical theory）所了解的人，一直跟自己產生矛盾」，他若不能勝過非人的因素，這矛盾就一直不能解決。這思想與依路（Ellul{\LinkToBook:TopicID=401,Name=Ellul, Jacques 依路}）的人觀頗接近。
　　我們必須對真實存在體有正確的認識，其中首要的，就是拒絕康德（Kant{\LinkToBook:TopicID=676,Name=Kant, Immanuel 康德}）把一切存在分成主體與客體。「社會現實」並不存在於個體之外。批判思想家認為，這個世界有一股盲目又控制人的整體力量，和人莫之能禦的慾望，二者至終會把人變成非人。凡不承認此點的，都是批判理論拒絕的（Adorno et al.,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, London, 1976, p. 14）。所謂「整體力量」（totality）者，並不僅是說說而已，「整體力量就是最真實的」（p. 12），也是騙人的，因為它不讓人知道真實的人生可以是完全不同的。
　　就算是在民主的社會內，公眾辯論也是被扭曲的。哈伯馬斯首要的關注，就是指出足以扭曲對話的理性模式（本於精神分析和古典哲學的啟迪）；他要建立一種「對話的行動」，以致能讓真正具共識的倫理學可以發展出來。從這角度而言，理論的建立就是具救贖功能的活動，「理論就是目標，不僅是媒介」（同上，p. 11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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